
 

 
开启“奥弗顿之窗”：美国桑德斯

竞选运动的四个政治遗产 
 

门小军   刘  杰 
 

【内容摘要】  桑德斯竞选运动反映了 2008 年金融危机爆发后西方世界争取激

进变革的新生群众运动对经济不平等现象蔓延的不满情绪，是“占领华尔街”

运动爆发之后扭转经济不平等核心诉求重新进入美国政治议程的选举体现。通

过重塑政治话语，桑德斯竞选运动成功推动“社会主义”从美国社会中的负面

政治标签变成时代思潮，促使左翼政策纲领从边缘主张变成主流议题，激发了

年轻人和激进左翼的选举热情，并唤醒了工人的阶级意识，催生美国激进左翼

选举联合的可能性，其政治遗产对美国“民主社会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发挥了

关键的助推作用，并深刻影响了民主党和激进左翼的政策取向和选举策略，将

为若干年后“另一个桑德斯”的选举成功开启了“奥弗顿之窗”。桑德斯竞选

运动是“占领华尔街”运动爆发之后美国激进左翼政治的重大进展，虽然较难

引发美国政治机制的革命性变化，但却可以从推动形成和实施左翼政策纲领的

层面促进美国国内政治领域的改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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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抨击超级富豪和政治权贵著称的佛蒙特州参议员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以“民主社会主义者”自居，在 2016 年和 2020 年两次美国总统大

选中强势崛起，在年轻人中迅速掀起一阵“社会主义旋风”，被视为数十年

来美国政治中最令人激动和充满希望的事态之一。但其最终仍不敌希拉里和

拜登，两次折戟于民主党初选。 

国内理论界倾向于认为桑德斯两次竞选失利乃是美国激进左派政治势

力持续式微的表现，是“左派政治的挽歌”①。相较于同时期的右翼运动，

21 世纪美国爆发的两场左翼运动——“占领华尔街”运动和桑德斯竞选运

动，既未能将属意的候选人推上关键的领导地位，也未能扭转美国经济社会

的不平等趋势。“无论从横向还是纵向维度看，21 世纪美国左翼运动都处

于衰势之中”②。 

国外理论界主要从左翼民粹主义或威权民粹主义的视角阐释桑德斯竞

选运动的兴起原因、主要政纲、动员策略及其“民主社会主义”思想的来源

和性质。国外新闻媒体的报道则较多关注桑德斯竞选运动的政治遗产问题，

认为其在洗刷“社会主义”在美国的污名化历史、推动民主党政策纲领向左

转、激发年轻人参与选举政治这三个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并认为 21 世纪

美国激进左翼政治呈现复苏态势。 

桑德斯所代表的美国激进左翼政治究竟是在走向衰落，还是走向复苏，

通过对桑德斯竞选运动四个政治遗产的提炼和分析，本文倾向于认同后者。 

 
一、第一个政治遗产： 

推动“社会主义”从负面政治标签变成时代思潮 

 

从“占领华尔街”到桑德斯竞选运动表明，“美国政治氛围发生了如此

① 吴茜、李小玲：《美国左翼民粹主义与左派政治的挽歌——从桑德斯两次竞选败北说

起》，《国外社会科学前沿》2020 年第 7 期，第 53 页。 
② 陈晔、高建明：《试析 21 世纪美国左翼运动衰落的原因》，《社会主义研究》2018

年第 6 期，第 13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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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刻的变化，以至于社会主义开始作为群众性政治运动重新复苏。”① 推动

“社会主义”去污名化，并使之成为美国时代思潮之一，是桑德斯竞选运动

的第一个政治遗产。当然，这里的“社会主义”是指“民主社会主义”，是

北欧式“民主社会主义”的美国变种，与科学社会主义存在根本差异。② 

（一）背景：从“占领华尔街”到桑德斯竞选运动 

桑德斯竞选运动反映了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全球范围内争取

激进变革的新生群众运动的核心诉求。从智利到厄瓜多尔，再到法国、黎巴

嫩、苏丹、伊拉克等其他国家，资本主义世界内部对激进变革的渴望如潮水

般涌现，挑战了既有的政治制度。这种对变革的渴望并非凭空而起，而是缘

于不平等现象的蔓延。在美国，不平等问题表现尤为突出，程度远超其他国

家。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在其《21 世纪资本论》

一书中指出，1910—1950 年，美国收入不平等状况持续好转，最富有的 10%

的家庭所占的社会财富总额从 50%下降至 35%，但此后收入不平等重回扩张

区间；1990—2010 年，收入不平等加剧；2012 年，这一比例又升至 50%，

为 20 世纪 20 年代以来最为严重的状况。 

美国的贫富差距问题始终存在。进入 21 世纪，2008 年爆发的国际金融

危机让这个问题变得再次严重起来。美国社会保障署的数据显示，尽管 2010

年美国人均收入达到 39 959 美元，但一半就业人口的年收入不到 26 364 美

元，人均收入的中位值仅为平均收入的 66%，低于 1980 年的 72%。③ 2011

年，反对经济不平等的“占领华尔街”运动爆发，示威者喊出“我们是 99%”

（I am the 99%）的口号，激进左翼思想自此重新进入政治领域，并逐渐显

示出其潜力，反对经济不平等的“运动如野火一样蔓延开来”④，“占领芝

① Party for Socialism and Liberation, “15 Years of Building the Party, Growing and 
Learning,” Liberation News, June 21, 2019, https://www.liberationnews.org/15-years- 
of-building-the-party-growing-and-learning/. 

② 因此，文中论及当前美国社会主义的发展态势时，“社会主义”一词皆加引号。 
③ 参见张德勇：《从贫富差距看“占领华尔街”运动》，《中国青年报》2011 年 11 月

7 日，第 2 版。 
④ Brian Becker, “The Bernie Sanders Campaign and Building the Movement for Socialism 

in the US,” Liberation News, February 4, 2020, https://www.liberationnews.org/the-bernie-sanders 
-campaign-and-building-the-movement-for-socialism-in-the-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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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哥”“占领旧金山”“占领西雅图”等运动此起彼伏，波及全美 1 000 多

个大中小城市，矛头直指金融寡头等 1%的富人。紧接着，“争取 15 美元时

薪”（Fight for $15）运动开始兴起。2012 年 11 月，纽约市快餐业工人在服

务业雇员国际工会（Service Employees International Union, SEIU）组织下发

动集体抗议，要求将最低工资由 2009 年以来的每小时 7.5 美元提升至每小

时 15 美元。这一运动得到广泛响应和支持，并在随后数年蔓延至美国多个

州和城市，家政服务业、交通运输业、零售业等行业工人被组织动员起来，

声势不断壮大。2014 年 6 月，西雅图市议会通过美国第一个关于 15 美元时

薪的法案。随后，旧金山市、洛杉矶市、华盛顿特区、纽约州相继通过法案，

明确分阶段逐步提高时薪至 15 美元。紧随其后的桑德斯竞选运动“将经济

分配和民主复兴作为主要诉求”①。桑德斯是 15 美元时薪诉求的最坚定支持

者，也是首个提出该诉求的总统竞选人。 

“占领华尔街”运动并未如同茶党运动那样在选举中直接发挥作用，但

却让每小时最低工资提高至 15 美元以及改革美国金融体系、让富人交更多

的税等缩小贫富差距的诉求重新进入政治议程，并使激进左翼在美国政治场

域重新找到存在感，这些诉求都成为桑德斯竞选运动的主要政策纲领。德国

社会学家维尔纳·桑巴特（Werner Sombart）曾指出，美国之所以没有社会

主义，是因为其产业工人的生活水平超乎寻常。② 而桑德斯竞选运动的兴起，

主要原因便是美国不平等问题的加剧，“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兴起、《21

世纪资本论》成为畅销书、“争取 15 美元时薪”运动的出现都是先兆。对

此，《美国瞭望》（The American Prospect）杂志主编哈罗德·迈耶森（Harold 

Meyerson）指出，“若如维尔纳·桑巴特所主张的那样，经济条件日益上升

的现实和预期以及人们感受到这个国家对劳动的奖励是当年美国没有出现

社会主义的关键，那么经济条件日渐衰退的现实和预期以及人们感受到这个

国家只奖励富人，则是当今美国社会主义意外崛起的关键”③。 

① Jedediah Purdy, “Obama’s Legacy and Beyond,” The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Research, 
January 13, 2017, https://www.ippr.org/juncture/obamas-legacy-and-beyond. 

② [德]维尔纳·桑巴特：《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孙丹译，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143 页。 

③ Harold Meyerson, “Why Are There Suddenly Millions of Socialists in America?”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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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言之，2008 年金融危机的爆发导致美国梦变成空中楼阁，出于对社

会经济现状的愤怒，美国社会内部逐渐出现了一种对北欧式“民主社会主义”

的向往。这也说明，“桑德斯的成就不能仅归功于他自己。他站在前辈的肩

膀上，最近的则是无领导者的‘占领华尔街’运动”①。 

（二）转变：从负面政治标签到时代思潮 

桑德斯首次参加总统竞选，便在美国掀起了一场有关社会主义以及如何

应对美国所面临问题的全国性论战。② 冷战开始以来，“社会主义”一词在

美国政治中被贴上了负面政治标签，它不仅用来描述一种政治经济体系，还

被右翼用来侮辱左翼政治竞争对手并破坏其名声。③ 时过境迁，桑德斯参加

总统竞选，标志着美国部分民众对“社会主义”看法的微妙变化。美国盖洛

普民调显示，1982 年只有 20%的美国人认可“社会主义”；至 2015 年，则

有 47%的美国人表示会投票给一个“自称是社会主义者”的总统参选人；④ 

2016 年大选中，投票支持桑德斯的人达 1 300 万之众，创造了美国历史之最。

事实上，在美国历史上，公开以“社会主义”名义参选总统并创造最好选举

记录的是美国社会党人尤金•德布斯（Eugene Debs），他于 1920 年第五次

参加总统竞选时也仅获得 91.5 万张选票。 

如今，“社会主义”一词在许多美国人眼中已不再是负面政治标签，而

是流行词汇，更是时代思潮。究其根本，乃是“严重的社会两极分化和前所

Guardian, February 29, 2016, https://www.theguardian.com/commentisfree/2016/feb/29/why-are 
-there-suddenly-millions-of-socialists-in-america. 

① David Weinfeld, “Bernie Could Cement Legacy by Throwing in the Towel,” The C
anadian Jewish News, April 3, 2020, https://www.cjnews.com/perspectives/opinions/weinfeld-
bernie -could-cement-legacy-by-throwing-in-the-towel?utm_source=rss&utm_medium=rss&utm_
campaign=weinfeld-bernie-could-cement-legacy-by-throwing-in-the-towel. 

② 萧达、崔杰通：《桑德斯参加美总统竞选带火“社会主义”争论》，《环球时报》2015
年 10 月 22 日，第 2 版。 

③ “社会主义者”在美国政坛被视为“骗子”或“伪君子”，成为一个罕见的侮辱性

词汇，其侮辱之卑劣已经到了都不能用到国会议员身上的地步。2011 年，阿拉巴马州众议

员莫·布鲁克斯（共和党人士）在众议院讲话时使用该词指称民主党人是“社会主义议员”，

竟遭到正式投诉，不得不收回这一说法。在《国会记录》中，“社会主义”这个词由星号（*）
所取代。因此，他的正式说法变成“众议院中的****议员们”。 

④ 参见周荣国：《当前资本主义的现实困境、内部争论和未来走势》，《当代世界》2017
年第 1 期，第 3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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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有的不平等，造成人们意识上的整体左转，以及政治上的尖锐对立。资本

主义制度面临严重的合法性危机。所有这一切自然反映到桑德斯的竞选中，

该竞选也助力将社会主义思想普及到数百万人。”① 桑德斯竞选运动在把“社

会主义”一词去污名化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其本人亦不再如过去那般闪烁

其词，反而愈加坦然地宣称自己是“民主社会主义者”。 

2018 年的盖洛普民调数据显示，57%的民主党人对“社会主义”怀有好

感。而与民主党人对“社会主义”有好感不同，身处政治对立之中、以特朗

普为代表的共和党人惊呼“社会主义正在美国政治话语中卷土重来”，他们

仍继续使用“社会主义”一词贬损民主党对手，抨击和讥讽来自纽约的国会

民主党女众议员亚历山德里娅·奥卡西奥 - 科尔特斯（ Alexandria 

Ocasio-Cortez）等新科议员，② 并声称永远不会让美国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国

家。然而，当前发展态势表明，共和党人过去半个多世纪一直在使用的这一

攻击策略已不再奏效。 

（三）拥趸：从千禧一代到 Z 世代 

桑德斯竞选运动“在政治领域造成了重大变化，尤其是在年轻人中”③。

在桑德斯的支持者中，出生于 1981—1996 年的千禧一代和出生于 1997—

2012 年的 Z 世代占据多数。④ 2016 年的民主党初选民调显示，艾奥瓦州 84%

的 17—29 岁选民 ⑤、威斯康星州 82%的 18—29 岁选民 ⑥、密歇根州 81%的

① Tom Crean, “Socialist Alternative Convention Marks Huge Step Forward,” Socialist
 Alternative, July 7, 2016, https://www.socialistalternative.org/2016/07/07/socialist-alternative-c
onvention-marks-huge-step/#prettyPhoto. 

② 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ers，“The Opportunity Costs of Socialist,” White House, 
October 23, 2018,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s-statements/cea-report-opportunity- cost
s-socialism/. 

③ “The Election According to the Communist Party USA,” Morning Star, November 3, 2020, 
https://morningstaronline.co.uk/article/f/election-according-communist-party-usa. 

④ 在美国语境中，千禧一代和 Z 世代一般指这两个年龄段，这在介绍桑德斯竞选运动

的外文文章中也有体现。在中国语境中，时间界定存在不一的情况，但介绍美国“社会主义”

的中文学术论文一般也将千禧一代界定为 1981—1996 年出生，如李翔、赵宛颖：《“千禧社

会主义”的缘起、主张与评析》，《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19 年第 10 期，第 44—52 页。 
⑤ Nate Silver, “Why Young Democrats Love Bernie Sanders,” Five Thirty Eight, February 8, 

2016, http://fivethirtyeight.com/features/why-young-democrats-love-bernie-sanders/. 
⑥ “Wisconsin Exit Poll：Sanders Beats Clinton with Strong Support from Younger V

oters and Men,” MSNBC News, April 6, 2016, http://www.msnbc.com/msnbc/wisconsin-ex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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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9 岁选民 ① 选择支持桑德斯。2019 年 1 月，美国阿克西奥斯（Axios）

民调数据显示，61%的 Z 世代选民对“社会主义”持积极看法。对“资本主

义”持积极看法者仅有 41%，这个数字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许多。2020 年

民主党党内初选，“超级星期二”投票结束后的出口民调 ② 显示，桑德斯

在 18—29 岁和 30—44 岁两个选民群体中的支持率分别为 58%和 41%，远超

拜登的 17%和 23%。③ 2020 年，千禧一代和 Z 世代已占全体选民的 40%，④ 

超过二战后出生的婴儿潮一代和 1946 年前出生的沉默一代，他们无疑将拥

有影响政治演进的巨大能量。千禧一代和 Z 世代比之前的任何一代都更加左

倾，多将气候变化、种族主义和经济不平等视为重要议题，希冀政府能够出

台更多解决方案，与作为激进左翼的桑德斯竞选运动的主要政纲不谋而合。 

千禧一代和 Z 世代深知资本主义制度只服务于少数富人，而“社会主义”

则是他们用来抵制美国精英层以及表达反叛的工具。通过两次参加总统竞选

活动，桑德斯成功影响了 40 岁以下的千禧一代和 Z 世代，将两代美国人带

向左翼。正如美国共产党（Communist Party USA, CPUSA）所指出的，桑德

斯竞选运动激发了美国的“社会主义时刻”，数以百万计的年轻人和工人已

经被政治化，现在对社会主义理念持开放态度，诸如全民医疗保险、向富人

征税、免费教育、工会权利和遏制气候变化等政纲，都更受年轻人欢迎，这

都归功于桑德斯。⑤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对冷战无甚记忆，如今美国很多热

衷民主社会主义的年轻人并不明白社会主义复杂的含义和历史，他们对桑德

斯“社会主义”的认知更多停留在实用层面，即类似于北欧国家的“大政府、

高税收、高福利”政策；他们更愿意将“社会主义”简化理解为对社会公共

poll-sanders-beats-clinton-strong-support-younger-voters-and-men. 
① Carl Bialik, “Why the Polls Missed Bernie Sanders’s Michigan Upset,” Five Thirty

 Eight, March 9, 2016, https://fivethirtyeight.com/features/why-the-polls-missed-bernie-sanders-
michigan-upset/. 

② 指民意调查机构在投票站出口对走出投票站的选民进行的调查。 
③ Subir Grewal, “Younger Voters Choose Bernie, Older Voters Pick Biden. A Dangerous 

Moment for Democrats,” Daily Kos, March 11, 2020, https://www.dailykos.com/stories/2020/3/10 
/1926338/-Younger-voters-choose-Bernie-older-voters-pick-Biden-A-dangerous-moment-for-Dem
ocrats. 

④ “The Boomers’ Last Stand,” The Economist, September 12, 2020, p. 22. 
⑤ “The Election According to the Communist Party 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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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和社会财富的一种分配方法，去意识形态性是其重要特征。 

（四）实质：北欧式“民主社会主义”的美国变种 

在桑德斯竞选运动影响下，“社会主义”标签在美国政治中长期以来的

形象正在改变，“社会主义”已经重返美国。但是，桑德斯并非要推动传统

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而是要寻求对一个即使是主流政界人士也越来越认

可的问题的答案。这个问题是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不再以其过去或应有的方式

运转，答案是北欧式的民主社会主义。①  

桑德斯的“民主社会主义”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并坚持的科学

社会主义，也丝毫没有苏联式计划经济和公有制经济的色彩，而是北欧式民

主社会主义的美国变种。桑德斯的乌托邦理想是丹麦、瑞典和挪威，这些国

家结合了自由市场与提供多项公共服务并努力创造平等社会的强大政府。桑

德斯毫不掩饰对北欧国家的好感，称赞其儿童贫困状况远好于美国，认为美

国应当向它们看齐，将免费医疗等社会保障制度引入美国，“将世界最狂暴

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变成一个斯堪的纳维亚式的民主社会主义”②。 

桑德斯既不代表马克思和列宁的社会主义，也不倡导生产资料公有化制

度，因为历经变化之后的“社会主义”的内涵与这个词的传统内涵相去甚远。

因此，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等左翼思想家并不把桑德斯看成

是“社会主义者”，而是一个“新政民主党人”，或曰“罗斯福新政主义者”。 

桑德斯的“民主社会主义”传承了罗斯福主义，尤其是从未得到实施的

1944 年“第二权利法案”（The Second Bill of Rights）中所提出的理念，即

住房、教育和医保等社会产品是权利而非商品。换言之，桑德斯的政治观念

只是停留在国家干预层面，且局限于经济领域。自休伯特·汉弗莱（Hubert 

Humphrey）、乔治·麦戈文（George McGovern）、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以来，桑德斯一直倡导这种权利观，并将其贴上“民主社会主义”

的标签。不同之处在于，桑德斯朝着真正的北欧风格的“民主社会主义”迈

① [美]内德·特姆科：《社会主义重返美国政治》，《参考消息》2019 年 2 月 16 日，

第 6 版。 
② The Editorial Board, “Bernie Sanders, Big Spender: Our View,” USA Today, October 19, 

2015, https://www.usatoday.com/story/opinion/2015/10/19/bernie-sanders-spending-deficits 
-benefits-editorials-debates/74230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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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一大步。 

因此，桑德斯的“民主社会主义”体现的是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下对资

本主义生产关系进行调整的逻辑，其实质依然没有超出马克思、恩格斯在《共

产党宣言》中所批判的“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范畴，并非真正的社会主义。 

 
二、第二个政治遗产： 

促使左翼政策纲领从边缘主张变成主流议题 

 

桑德斯的两次竞选运动虽然均未成功赢得党内初选，但是取得了“非凡

的成功，彻底改变了辩论和讨论的场域”①。包括成功将免费大学、单一付

款人的全民医疗保险和“绿色新政”等原本为激进左翼所主张的边缘化政纲

纳入民主党的主流，将民主党推向了左翼，并“重拾其价值观”②。这构成

了桑德斯竞选运动的第二个政治遗产。 

（一）2016 年竞选：摆脱边缘 

桑德斯竞选运动带动了一些被边缘化的议题，促使民主党人至少在话语

层面采取更为进步的立场。在 2016 年总统大选中，桑德斯及其支持者在相

当程度上影响了希拉里的竞选策略，使其竞选演说不得不更多触及不平等、

贸易、将华尔街的罪恶绳之以法等边缘化议题。这尤其体现在对待《跨太平

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的态度上。桑德斯与希拉里都反对 TPP，区别在

于前者直言 TPP 是一份灾难性协议，反对态度极其坚决；后者则强调一种逐

步变化进而明晰化的过程。希拉里在 2012 年任国务卿时曾高度肯定 TPP 是

贸易协定的黄金准则，在党内竞选初期态度则含糊其辞，至 2015 年 10 月才

首次表态不认可该协定。她试图与奥巴马划清界限，认为美国急需一个能够

促进就业、增加工资和保护国家安全的贸易协定，而 TPP 并未达到预想中的

① Anthony Zurcher, “Bernie Sanders Quits: It Looked So Good for Him. What Went 
Wrong?” BBC, April 9, 2020, https://www.bbc.com/news/world-us-canada-52230979. 

② Mary Alice Parks, “Sen. Bernie Sanders' Complicated Legacy,” ABC News, April 9, 2020, 
https://abcnews.go.com/Politics/sen-bernie-sanders-complicated-legacy-recruits-party-divisions/sto
ry?id=70043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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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标准。虽然民主党 2016 年最终版的政纲未明确提及是否批准 TPP，但却

为后来的贸易协定提出了一些必须遵守的基本原则，包括贸易谈判必须透明

和具有包容性、提供高质量的国内就业岗位、提高工人薪资、设定强制且可

执行的劳工和环境保护标准等。 

桑德斯还推动希拉里采取更强硬的气候立场，改变了民主党的气候变化

政策。① 2015 年 10 月，桑德斯在参议院提出议案，要求联邦政府停止在公

共土地和近海地区开发石油、天然气和煤炭，并增加碳税、取消化石燃料补

贴和投资可再生能源，提出到 2030 年将美国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在 2017 年水

平上至少削减 71%。2016 年 1 月，桑德斯开始责难在竞选活动中在应对气

候问题计划上仍不明确的希拉里；加之气候变化活动家与绿色和平组织的压

力，希拉里被迫“成为更环保的候选人”。桑德斯反对在北冰洋进行海上钻

探、在公共土地上开采化石燃料的立场从有必要转向最终禁止，对大西洋海

上钻探从热衷于压裂法转向希望施加更多的监管，对美、加“基石”输油管

道项目（Keystone XL）也由赞同转向反对。在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允诺桑德

斯任命的政纲起草委员会五名成员中，就有创建国际环保组织 350（350.org）

的气候活动人士比尔·麦基本（Bill McKibben），正是他呼吁大幅减少化石

燃料开采，并领导了抵制美加“基石”输油管道项目的运动。② 

桑德斯及其支持者的行动深刻影响了民主党 2016 年的竞选纲领，包括

在全国推行最低时薪 15 美元；增加数百万就业岗位，重建基础设施；制定

21 世纪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拆分“大而不倒”的银行；征收碳

排放税，减少化石燃料使用；封堵跨国企业海外避税漏洞；改革包括废除死

刑、关闭私立监狱等在内的刑事司法制度；等等。整体而言，桑德斯的第一

次竞选运动成功推动左翼议题和政纲在美国政治中摆脱边缘地位，促使希拉

① Ben Adler, “How Bernie Sanders Made Hillary Clinton into a Greener Candidate,” Grist, 
June 8, 2016, https://grist.org/climate-energy/how-bernie-sanders-made-hillary-clinton-into-a- 
greener-candidate/. 

② See：Barbara Moran, “Bill McKibben, The Man Who Crushed the Keystone XL Pipeline,” 
The Boston Globe, January 18, 2012, https://www.bostonglobe.com/magazine 
/2012/01/22/bill-mckibben-man-who-crushed-keystonepipeline/HkXTD01Z6bXLvibbf8piGK/story
.html?p1=BGSearch_Overlay_Results. “350”是指大气中二氧化碳含量的安全上限为百万分

之 350，即 350p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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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及民主党的议题和政纲向左进行了一些修正，迫使其与政治右翼不至于走

得太近。 

（二）2020 年竞选：成为主流 

2016 年，桑德斯虽赢得 1 300 万张初选选票，但其理念尚未成为主流。

到 2020 年大选时，讨论前一次大选所触及的边缘议题成为民主党的主流，

争取 2020 年党内提名的民主党候选人纷纷进一步左转。 

第一，以全民医疗保险为例，在 2019 年初宣布参选总统的六名民主党

参议员中，包括桑德斯在内，有五位持支持态度。由于让全民享有联邦医疗

保险会大量消耗国家财政资源，许多民主党人之前对该提案均表示无法接

受。2013 年，桑德斯提出全民医疗保险法案 ① 时，找不到一个共同发起人。

2016 年竞选期间，希拉里曾拒绝该提议，认为是听起来不错但在现实世界

中无法实现的想法。2020 年初，拜登还坚称全民医疗保险行不通，但其很

快便改变了立场。如今，全民医疗保险已经成为有志于问鼎白宫的民主党人

证明自己拥抱进步观念的试金石，而且多达 85%的民主党人都支持桑德斯消

除私人医疗保险的主张，美国最大注册护士工会全国护士联盟等十多个工会

都是该计划的支持者。始于 2020 年初并延续至今的新冠肺炎疫情更是大大

提升了该计划的支持度。 

第二，再以“绿色新政”为例，2016 年尚无人对此讨论，2019 年亚历

山德里娅·奥卡西奥-科尔特斯提出此类议案时还是华盛顿的笑料，但如今

已大不相同。在 2019 年参议院投票中，47 名民主党议员皆投票反对；2020

年，26 名民主党初选候选人有 20 人支持该议案。民主党初选获胜者拜登提

出的“绿色新政”方案比亚历山德里娅·奥卡西奥-科尔特斯提出的版本稍

有缩水，但仍保留百分之百清洁能源、零碳排放的关键内容，实现了从笑料

到严肃竞选政策的大幅度转变。拜登之前承诺到 2050 年实现 100%的清洁能

源经济，并计划在 10 年内投资 1.7 万亿美元。由于桑德斯所引领的“绿色

新政”浪潮来势凶猛，以及受到“350 行动”（350 Action）和“日出运动”

① 该法案计划扩大医疗保险覆盖面，把所有美国人纳入一项“政府统一支付”的全民医

保方案。 
 

109 

                                                        



 2022 年第 2 期 

（Sunrise Movement）等环保团体的影响，① 民主党 2020 年政纲起草委员会

提议在 2035 年实现 100%清洁发电，并承诺在未来四年投入 2 万亿美元。与

此同时，许多民主党议员也接受了“绿色新政”理念，呼吁建立一个无碳能

源的电力部门，建造更节能的建筑和车辆，大力投资电动汽车和高速铁路。 

第三，除全民医疗保险和“绿色新政”外，另一些在五六年前根本无法

想象的政纲如今已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包括社区大学免费、大麻合法化、

重建国家基础设施、投资公共住房、每小时 15 美元最低工资等议题也得到

几乎所有民主党候选人的支持。桑德斯是推动民主党政纲左转的核心人物之

一，对左翼主张进入民主党主流发挥了重大作用，他所倡导的政纲主导了

2019 年以来民主党历次总统竞选人辩论的议题。如同《今日美国报》撰稿

人杰森·萨特勒（Jason Sattler）所言，桑德斯从未加入民主党，但民主党已

加入桑德斯，他的竞选运动已经将工人的需求推到了民主党的中心。② 换言

之，2020 年桑德斯点燃了将民主党向左拉的运动，速度更甚于 2016 年。如

今，主流民主党人提出的政策纲领愈加左倾，他们关注的问题已不再是国家

或本党是否应该左转，而是要在左的方向上走多远。 

需要指出的是，桑德斯第二次竞选虽败于拜登，但并不意味着其“民主

社会主义”政纲不为民主党选民认可。南方“红州”（共和党传统势力范围）

的数据更具观察意义。有民调数据显示，在得克萨斯州，民主党选民中有

57%赞同“社会主义”，情况甚至好于加利福尼亚州。在得克萨斯州，有 36%

的民主党选民投票给拜登或布隆伯格；在拜登以 23 个百分点优势击败桑德

斯的亚拉巴马州，51%的民主党选民支持全民医疗保险，而非私人保险；在

拜登以 10 个百分点优势击败桑德斯的田纳西州，73%的民主党选民支持公

立大学免收学费；在南卡罗来纳州，53%的民主党选民认为美国经济体系需

要彻底改革。③ 这些都表明，南方许多年长的民主党选民实际上赞同桑德斯

① 他们都支持桑德斯，坚持对使用化石燃料采取更强硬的反对立场。 
② Jason Sattler, “Sanders Exits as a Historic Social Justice Pioneer and a Uniter in the Fight 

to Beat Trump,” USA Today, April 8, 2020, https://www.usatoday.com/story/opinion/2020/04/08 
/sanders-legacy-social-justice-uniting-democrats-against-trump-column/2971104001/. 

③ Ben Becker, Eugene Puryear, “What Happened on Super Tuesday? Ruling-class Factions 
Unite to Stop Sanders,” Liberation News, March 5, 2020, https://www.liberationnews.org/w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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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民主社会主义”理念和政纲，甚至更为支持桑德斯而非拜登的政策，他

们只是在战术层面支持拜登。 

向富人征收重税也许更能体现美国政治氛围的微妙变化。在 2008 年国

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前，西方起支配作用的共识基本上倾向于对商业友好的政

策，而非明确试图解决贫富不均问题，如今形势发生了变化。① 在 2019 年

国情咨文中，特朗普将桑德斯等人提出的对最富有美国人征收新税和强化企

业监管的建议贴上“社会主义”的标签，目的在于唤起选民内心中关于苏联

式社会制度的强烈联想，但“变化中的政治气候看来也影响到了美国……就

连大多数已作了选民登记的共和党人现在也赞成对富人多征税”②。两个民

调数据可以佐证这一点。首先，2019 年 1 月，意识形态倾向右翼共和党的

福克斯新闻台民意调查发现，70%的人支持对年收入超过 1 000 万美元的家

庭增税，受访的共和党人中也有 54%支持这一动议。③ 其次，美国《国会山

报》和哈里斯民意调查公司联合对 1 001 名登记选民进行的调查显示，59%

的人支持亚历山德里娅•奥卡西奥-科尔特斯对年收入超过 1 000 万美元的富

人征收 70%个人所得税的提议。④ 

 
三、第三个政治遗产： 

选举政治革命激发年轻人和激进左翼的选举热情 

 

桑德斯坚信“有组织的人可以打败有组织的金钱”⑤，在美国掀起一场

选举政治革命，成功将那些对不公平的经济体制感到愤怒、对自由政治产生

-happened-on-super-tuesday-ruling-class-factions-unite-to-stop-sanders/. 
① [美]内德·特姆科：《社会主义重返美国政治》。 
② [美]内德·特姆科：《社会主义重返美国政治》。 
③ Ben White, “Soak the Rich? Americans Say Go for It,” Politico, February 4, 2019, 

https://www.politico.com/story/2019/02/04/democrats-taxes-economy-policy-2020-1144874. 
④ “Poll: A Majority of Americans Support Raising the Top Tax Rate to 70 Percent,”

 The Hill, January 16, 2019, https://thehill.com/hilltv/what-americas-thinking/425422-a-majorit
y-of -americans-support-raising-the-top-tax-rate-to-70. 

⑤ Elisa Batista, “Our Socialist Democratic Movement Will Survive Without Bernie Sa
nders,” Democratic Socialists of America, April 8, 2020, https://www.dsausa.org /democratic-
left/our-socialist-democratic-movement-will-survive-without-bernie-san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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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灭感的沉默观众变成积极的参与者，从中发现并锻炼了越来越多致力于推

动进步主义纲领的年轻政治新秀，还在美国激进左翼中掀起了选举热情。激

励年轻人，并间接带动激进左翼选举热情，推动为美国的“社会主义”愿景

而战，是桑德斯竞选运动的第三个政治遗产。 

（一）桑德斯的选举政治革命 

桑德斯和以纽约为大本营的左翼人士如迈克尔·哈灵顿 ①（Michael 

Harrington）都是推动民主党向左转的先驱，不同之处在于桑德斯获得了在

选举中阐述“社会主义”主张的经验。如果说为数不少的左派在 20 世纪 70

年代妥协于从民主党内部进行改革，那么桑德斯则决定发扬从他的楷模尤

金·德布斯继承来的传统。1981 年，桑德斯出人意料以 14 票的微弱优势当

选伯灵顿市长。当伯灵顿市政委员会不愿与他合作时，桑德斯决定发起选举

政治革命以赢得更多选举。他领导的进步联盟在每个选区都参加竞选，赢得

了足以否决民主党或共和党提出的任何议案的席位，迫使两大传统政党不得

不与他合作。在市长任期内，伯灵顿成为“民主社会主义”的试验区。1990

年，桑德斯当选众议员并连任 8 年，2007 年当选参议员。从地区选举胜利

到当选国会议员，桑德斯仍无法践行其北欧式民主社会主义的理念，他还需

要公众的更多关注，包括需要一场声势浩大的竞选运动来筹集资金、宣传政

纲、动员志愿者，竞选总统为此提供了条件。 

桑德斯倡导在美国推行选举政治革命，革命的方向是政府向全民负责，

而非只是为少数富人服务，目的在于“让资本主义变得人性化一些”②。究

其实质，桑德斯的选举政治革命并不反对资本主义民主本身，而只是反对金

钱民主，手段是“让更多的美国人出来投票，让选票来改变政治人物的立场，

从而将美国的政治权重从富人阶层转向中产阶级”③。桑德斯推动选举政治

① 迈克尔·哈灵顿是美国社会主义的泰斗，著有《走向民主左派》《美国新贫困》《社

会主义：过去与未来》等书籍，是《异议》杂志的编辑，曾任社会主义党双周刊《新美利坚》

主编，1989 年逝世。 
② 陆振华：《桑德斯要在美国发起一次“革命”吗？》，《21 世纪经济报道》2015 年

11 月 4 日，第 7 版。 
③ 夏晓阳：《希拉里与桑德斯对决难分高下》，《文汇报》2015 年 10 月 15 日，第 6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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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的初衷，是激发来自各种背景的人群特别是年轻人进入政治舞台，参与

政治改革，建立基于经济、社会、种族与环境正义原则的政府。 

（二）桑德斯竞选运动对年轻人的影响 

受经济和社会危机影响的千禧一代接受了桑德斯的选举政治革命理念，

竞选地方、州和联邦职位，拥有权力，倡导从小处入手实现意义重大的变革。

一批受桑德斯影响对政治产生兴趣、热衷于进步思想并与之结盟的年轻人已

经取得重大选举成功，成为推动美国渐进式变革的重要力量。有民主党“三

剑客”之称的亚历山德里娅•奥卡西奥-科尔特斯、拉希达·特莱布（Rashida 

Tlaib）和伊尔汗•奥马尔（Ilhan Omar）皆齐聚桑德斯麾下。 

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现象是拉丁裔政治新秀的崛起，这既包括纽约州众

议员亚历山德里娅•奥卡西奥-科尔特斯，也包括纽约州参议员茱莉娅·萨拉

查（Julia Salazar）、弗吉尼亚州议员伊丽莎白·古兹曼（Elizabeth Guzman）、

加利福尼亚州圣路易斯·奥比斯波市市长海迪·哈蒙（Heidi Harmon）等。

这些拉丁裔政治新秀至少有两个共同点。首先，出身底层，且无从政经历，

为改变政治而去参与政治。如伊丽莎白·古兹曼和海迪·哈蒙曾是社区工作

者，亚历山德里娅·奥卡西奥-科尔特斯曾是酒吧服务生。其次，有桑德斯

竞选团队经历，极力倡导桑德斯的政治理念，推动激进左翼立法，“对桑德

斯忠心耿耿，仰视他若生命之父，”① 被称为“伯尼党人”（Berniecrats）。

他们原本对选举政治颇为反感甚至拒绝投票，但是桑德斯发现并点燃了他们

内心的政治热情，并严格恪守自己的价值观，如伊丽莎白·古兹曼所说，“我

们从未想过像我这样的人——移民、妇女、工人可以竞选并获胜，桑德斯告

诉我们可以。”② 亚历山德里娅•奥卡西奥-科尔特斯将“他们有钱、有政治

机器、有权，但我们有人民”作为口号，被视为桑德斯的政治继承人。需要

指出的是，拉丁裔人是美国最年轻的人口群体，平均年龄为 28 岁，③ 远低

① 杨大巍、薛倩：《中原角逐齐问鼎》，《经济观察报》2019 年 3 月 18 日，第 33—34
版。 

② Mary Alice Parks, “Sen. Bernie Sanders' Complicated Legacy.” 
③ Elisa Batista, “Our Socialist Democratic Movement Will Survive Without Bernie Sa

n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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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白人平均年龄。截至 2020 年，美国有 2 900 万拉丁裔选民，每年有近 90

万拉丁裔人年满 18 岁。拉丁裔人口的壮大和拉丁裔政治新秀的崛起，以及

“社会主义”思潮在拉丁裔人群中影响力的日益增长，将对美国政治格局产

生深远影响。仅在得克萨斯州，2018 年就有 80 万拉丁裔人参加投票，在许

多地区已经超过白人选民。这是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组织（Democratic 

Socialist of America, DSA）在得克萨斯州影响力日盛的重要原因之一。 

千禧一代中的许多人已经或正在竞选公职，被视为“新”民主党人。他

们将取代在克林顿竞选总统中受到激励的婴儿潮一代，在政治舞台上发挥主

导作用并领导下一代民主党。① 他们中的活跃分子坚信“从党内施加压力，

可以改变党的结构”，还成立了一个新兴政治派别——“正义民主党人”

（Justice Democrats），致力于推选更多的进步主义者取代建制派民主党人，

把民主党甚至整个政治光谱都推向左翼。未来的民主党和美国政治将更多感

受到桑德斯的存在。美国著名政治家威廉·詹宁斯·布莱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曾在 1896、1900、1908 年三次成为总统候选人。虽从未获胜，但其

强硬的民粹主义经济立场深刻改变了民主党。罗斯福新政受布莱恩竞选纲领

的影响很大，而“伯尼·桑德斯则留下了同样持久的遗产”②。 

（三）桑德斯竞选运动对激进左翼的影响 

桑德斯竞选运动造成的一个意想不到的影响是，无论是坚持民主社会主

义思想的 DSA，还是坚持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美国共产党、争取社会主

义与解放党 ③ （Party for Socialism and Liberation, PSL），抑或托派政党社

会主义替代（Socialist Alternative, SA），成员数量都在激增。其中，DSA 更

为引人注目，其成员规模在桑德斯竞选期间稳步扩大，在大选之后又大幅增

长。在 2014 年底决定支持桑德斯竞选运动时，DSA 成员仅有 6 500 人左右，

2016 年 11 月选举日时增至约 8 500 人，2017 年 7 月时达到 2.4 万人，目前

① 自 1992 年克林顿当选总统以来，八位总统和副总统中有六位是婴儿潮一代（现任总

统拜登是个例外，他出生于 1942 年，年纪大于婴儿潮一代）。大多数国会议员也是如此。自

1998 年以来，国会议员的年龄中值显示他们属于婴儿潮一代。 
②  Brad Bannon, “Sanders Leaves a Lasting Legacy,” The Hill, April 13, 2020, 

https://thehill.com/opinion/campaign/492495-sanders-leaves-a-lasting-legacy. 
③ 相较于美国共产党，争取社会主义与解放党组织性更强，立场也更为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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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 9 万人，且多为 18—35 岁之间的年轻人，① 已成为美国现今最大的“社

会主义”政治组织。专注于宣传民主社会主义思想的左翼刊物《雅各宾》

（Jacobin）订阅量也以每周数以百计的数量增长，询问基本定义和历史问题

的信件如雪片般飞来。杂志社为此专门编辑出版《社会主义知多少》（The 

ABCs of Socialism）一书，以问答方式选登杂志文章，为读者呈现“社会主

义”发展史，解析桑德斯竞选运动所激发的“社会主义”思潮。“在沉寂了

半个世纪后，社会主义左翼在美国东山再起了”②。 

更为重要的是，桑德斯竞选运动还激发了激进左翼的选举热情。2016

年，争取社会主义与解放党总统竞选人格洛丽亚·拉·莉瓦（Gloria La Riva）

赢得了 74 300 余张选票，创造了历史最好成绩。DSA 将较多精力倾注于选

举政治，成果颇丰，目前至少有 15 名 DSA 支持的候选人在地方选举中胜出。

其中最大的进展是 2017 年李·卡特（Lee Carter）当选弗吉尼亚州参议员，

以及 2018 年亚历山德里娅·奥卡西奥-科尔特斯当选纽约州众议员。在芝加

哥等左翼传统浓厚的城市，DSA 成员已经可以做到不以民主党的名义参与

竞选。就连美国共产党亦开始呼吁自己的党员竞选国家领导人，并将之纳入

党的建设议程。③ 这些激进左翼原本普遍认为美国选举制度不过是给人民制

造幻想的工具，它掩盖了两党政治皆为资产阶级专政的实质，因而多从消极

层面看待选举。DSA 信守“两害相权取其轻”的选举策略，坚持在民主党

框架内参与选举；争取社会主义与解放党则尖锐批评该策略为政治陷阱。桑

德斯竞选运动使美国激进左翼意识到过去那种让自己转向政治后台而不关

注自身健康发展的做法是错误的，力量弱小的政治组织唯有参与选举才能在

政治上崭露头角。 

争取社会主义与解放党还分析了参与选举的合理性。首先，观察美国历

史，新生的进步主义运动往往是从旧制度最薄弱的地方即选举来寻求突破。

美国人无一不对选举制度感到熟悉，选举过程乃是进行政策辩论和思想交锋

① 参见美国共产党官网对该党历史的介绍，https://www.dsausa.org/about-us/history/。 
② Patrick Iber, “Socialism’ s Return,” The Nation, Vol. 304, No. 8, 2017, P. 27. 
③ “It’s Time to Run Candidates: A Call for Discussion and Action,” Communist Party USA, 

April 9, 2021, https://www.cpusa.org/article/its-time-to-run-candidates-a-call-for-discussion-and- 
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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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场所，选举亦是使某个政治纲领获得暂时合法性的主要政治形式。其次，

通过选举唤醒反资本主义、亲社会主义意识，是阻力最小的一种方式。考虑

到美国“社会主义”思潮影响有限，仅具备“社会主义者”的坚定信念而不

考虑美国所处的历史时期和工人整体的阶级意识以及当前的最急迫问题，远

不足以找到正确的斗争方向。再次，对于普通人来说，相较于街头抗议和街

垒斗争，特别是暴力抗争，通过选举表达对“社会主义”候选人的支持，更

为合理，也更为可能。① 

 
四、第四个政治遗产： 

阶级意识被唤醒催生激进左翼选举联合的可能性 

 

桑德斯竞选运动激发了数以百万计的人们为建立一个人道和自由的世

界而奋斗，并通过自己的行动了解团结的意义。包括 DSA、美国共产党、

争取社会主义与解放党、社会主义替代在内的美国激进左翼不仅支持桑德斯

竞选运动，还积极肯定其在唤醒工人阶级意识层面的重要作用。加之它们的

短期纲领或称最低纲领与桑德斯相近，建立激进左翼选举联盟的可能性似已

浮现。唤醒工人阶级意识，催生美国激进左翼选举联合的可能性，是桑德斯

竞选运动的第四个政治遗产。 

（一）激进左翼对桑德斯的选举支持 

在政治光谱中居于民主党左侧的美国激进左翼，总体上都正面看待并支

持桑德斯竞选运动，其原因至少有五个方面。一是如美国共产党所言，桑德

斯一直致力于推动进步主义议程，桑德斯的政纲同它们所坚持的短期纲领或

最低纲领相近。二是美国不少年轻人对“社会主义”持积极态度，激进左翼

从桑德斯竞选运动中看到了“社会主义”兴盛的希望。社会主义替代指出，

“数以万计的青年和工人将希望寄托在桑德斯身上，美国左翼必须与他们建

立关系，耐心向他们解释需要建立工人阶级政党来替代民主党。这些青年和

工人中的许多人第一次自称为‘社会主义者’，会在建立这样一个党的过程

① Brian Becker, “The Bernie Sanders Campaign and Building the Movement for Socialism 
in the 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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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① 三是如争取社会主义与解放党所说，桑德斯竞

选运动释放出的社会力量，具有发动激进革命的潜在可能，将“很快发展成

为反抗现有亿万富翁统治制度的一场真正的大规模激进运动”②。四是如社

会主义替代所说，工人阶级和年轻人已经发现，“相较于在工作场所开展阶

级斗争，在政治层面表达对当权派和新自由主义的不满和反对更为容易。桑

德斯和特朗普都在以一种扭曲的方式表达这种反抗。桑德斯竞选运动尤其表

明，建立一个新的代表 99%的政治力量是可能的。”③ 换言之，激进左翼有

很大的可能建立一个新的代表绝大多数人的泛左翼政党。五是如 DSA 所强

调的，桑德斯竞选运动培养了新的政治领袖，在基层社区建立了长期联系，

增强了左翼的力量。DSA 成员的首次激增便直接来源于桑德斯竞选声势的

走高，2016 年 11 月大选后，其成员开始超过 1 万人，到亚历山德里娅·奥

卡西奥-科尔特斯于 2018 年 6 月赢得纽约州 14 区民主党议员提名时，这一

数字更是超过 4 万。④ 

美国激进左翼对桑德斯竞选运动的支持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提供竞选

志愿服务，这以 DSA 表现最为突出。在 2020 年大选中，DSA 倾尽全力，

发起“DSA 支持伯尼”（DSA for Bernie）竞选运动，动员至少 75 个地方组

织进行了 50 万次以上针对各种族工人社区的上门走访，遴选和培养了数以

万计的桑德斯支持者。另有数千名 DSA 成员直接成为桑德斯竞选活动志愿

者，在全国各地发挥着关键作用。二是提供竞选舆论支持。在桑德斯的竞选

纲领被右翼共和党和民主党温和派指为“太左”时，DSA、美国共产党、争

取社会主义与解放党等都通过官网、相关报刊发表社论、时评或声明，以声

援桑德斯，并揭露、抨击相关政治势力对桑德斯竞选运动的压制和围堵，将

桑德斯退选归因于民主党统治阶级的联合。 

① Robert Belano, “Sanders, a Third Party, or a Working Class Party?” Left Voice, April 2, 
2016, https://www.leftvoice.org/sanders-a-third-party-or-a-working-class-party/. 

② Brian Becker, “The Bernie Sanders Campaign and Building the Movement for Socialism 
in the US.” 

③ Tom Crean, “Socialist Alternative Convention Marks Huge Step Forward.” 
④ Clare Lemlich, “Bernie Sanders, the Democratic Socialists of America and the New US 

Left,” International Socialism, July 13, 2020, http://isj.org.uk/bernie-sanders-the-democratic 
-socialists-of-america-and-the-new-us-le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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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桑德斯竞选运动唤醒了阶级意识 

在本国呼吁社会主义变革、发动“多数人革命”存在民众主观意识方面

的特殊困难，这是发达国家激进左翼难以克服的障碍。长期以来，美国激进

左翼一直强调“社会主义”变革的重要性和建立替代社会的紧迫性，但也清

醒认识到美国人整体上阶级意识淡薄，且短期内难以改变。如同美国共产党

所强调的，工人尚未意识到统治阶级对其困境漠不关心，尚未认识到作为一

个阶级需要将命运和未来掌握在自己手中，因此“最激进的要求并不总是革

命性的”①。亦如 DSA 所承认的，目前的力量对于提高工人阶级的意识影响

不大，即便与工会组织合作，也无法实现当下所需的阶级意识的质变。② 总

之，当前美国激进左翼的当务之急是唤醒人民的阶级意识。 

“美国正从缝隙处裂开——并非种族或民族的缝隙，而是阶级。”③ 在

美国激进左翼政治势力看来，恰恰是桑德斯竞选运动唤醒了美国人的阶级意

识。DSA 指出，桑德斯竞选纲领满足了工人阶级的需求，增强了人民对实

现此类政纲所需条件的认知，激发了成千上万的激进主义者付诸行动，在催

生新一轮工人阶级的激进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桑德斯的政纲固然是针对

即时需求，而非彻底破除资本和资产阶级的统治，但推进“社会主义”政治

这个更为宏伟的目标的前提条件是数百万人具有更高水平的阶级意识，而桑

德斯正在朝着这个目标迈进。参与桑德斯竞选运动是推进阶级政治的最佳方

式，这不仅是在“培养我们自己的能力，更是在帮助建立整个工人阶级的意

识和能力”④。争取社会主义与解放党亦强调，对于有阶级意识的工人和社

会主义者来说，桑德斯竞选运动为提高工人阶级的期望、将重要的“社会主

义”改革引入大众话语、增强人们对这个国家阶级分化现实的意识等提供了

一条阻力最小的道路。⑤ 长期以来，选举投票被视为一种“两害相权取其轻”

① Joe Sims, “The Struggle of Our Lives: Coronavirus and Capitalist Crisis,” Communist 
Party USA, March 26, 2020, http://www.cpusa.org/article/the-struggle-of-our-lives-copd-19-and- 
capitalist-crisis/. 

② Neal Meyer and Ben B., “The Case for Bernie 2020,” The Call, August 16, 2018, 
https://socialistcall.com/2018/08/16/bernie-2020/. 

③ 转引自杨大巍、薛倩：《中原角逐齐问鼎》。 
④ Neal Meyer and Ben B., “The Case for Bernie 2020.” 
⑤ Ben Becker, Eugene Puryear, “What Happened on Super Tuesday? Ruling-class Factions 

 
118 

                                                        



开启“奥弗顿之窗”：美国桑德斯竞选运动的四个政治遗产 

的形式，而非政治信仰的准确晴雨表。桑德斯竞选运动表明，这种观点可能

不会永远持续下去。 

（三）激进左翼联合的另一条道路 

美国激进左翼对桑德斯竞选运动的支持亦带有批判性。在社会主义理念

层面，美国激进左翼会强调其与桑德斯竞选运动的不同，如 DSA 反对“任

何政党、任何组织或机构中的任何人把我们的运动描绘成这是一群来自‘伯

尼兄弟’的不满运动”①，并指出民主社会主义的含义不仅是桑德斯罗斯福

式的新政民主，而是废除私有财产（但不是个人财产），彻底破坏资本的力

量。社会主义替代更是指出，桑德斯将自己局限在改良资本主义的路线和纲

领上。在政策纲领层面，他们声援桑德斯对民主党当权派的抗争，但拒绝成

为桑德斯的追随者，也不认可他所有的政策立场。而且，他们赞同的多是桑

德斯的国内政策主张，对其不反帝国主义的“非社会主义”政策立场则批评

颇多。至于桑德斯竞选运动的最大缺陷，他们皆认为在于桑德斯未能作为民

主党外的独立人士参选，亦未能发动一场群众性、激进的工人运动，更未能

建立一个革命和独立的工人阶级政党。 

当然，他们也认识到任何现存的激进左翼政治力量都无力独自承担并完

成这一任务，激进左翼若能联合起来发起一场基于阶级独立意识的竞选运

动，就能在建立工人阶级政党之路上迈出重要一步。这样的竞选运动短期内

显然没有机会取胜，但却能为建立一个革命和独立的工人阶级政党打下基

础。这可谓激进左翼前进的另一条道路，即阿根廷社会主义左翼阵线的实践。

该阵线是工人阶级革命组织的选举联盟，由社会主义工人党、工党和社会主

义左翼共同组成，奉行基于阶级独立、反帝、拒绝与资产阶级政党的一切合

作的共同政纲，在竞选中推出共同的工人候选人。阿根廷社会主义左翼阵线

2015 年在全国选举中赢得超过 3%的选票。不容忽视的是，经历桑德斯两次

竞选运动，美国激进左翼已形成了一个被美国共产党视为“新常态”② 的变

Unite to Stop Sanders.” 
①  Elisa Batista, “Our Socialist Democratic Movement Will Survive Without Bernie 

Sanders.” 
②  “Solidarity in the Time of COVID-19,” Communist Party USA, May 5, 2020, 

http://www.cpusa.org/article/solidarity-in-the-time-of-covid-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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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性、全国性的共同政纲——全民医疗保险、“绿色新政”、全民高等教育

和足以维持生活的最低工资标准等，并以此动员了工人阶级，唤醒了工人的

阶级意识。桑德斯的选举政治革命虽未触及资本主义的本质以及政权问题，

与社会主义语境中的“政治革命”迥异，但却为激进左翼的政治联合打开了

新局面。在此新形势、新认知下，就连坚持“我们的运动和党的核心价值目

标”的左翼组织，亦不排斥与民主党建立统一战线的“战术必要性”①。 

 
五、开启“奥弗顿之窗”： 

桑德斯竞选运动可能的中长期影响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美国智库麦克金纳克公共政策中心（Mackinac 

Center for Public Policy）研究员约瑟夫·奥弗顿（Joseph Overton）提出了在

任何给定领域为社会可接受的政策开启“窗口”的想法，这被称为奥弗顿政

治可能性之窗，亦即“奥弗顿之窗”（Overton Window）。约瑟夫·奥弗顿

认为，直接倡导那些公众并不接受的政策毫无意义，更好的做法应该是努力

介入政治辩论，在大众中形成新的政治共识，从而推动“窗口”向内或向外

移动，使那些以前无法想象的政策理念成为主流。也就是说，通过在一段时

期内重塑政治话语的努力，“政党所接受的政策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

并通过一系列动态而复杂的因素呈现”②。 

历史上，主张积极进取型小政府理念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巴里·戈德沃

特（Barry Goldwater）曾在 1964 年总统竞选中大幅落后于民主党的乔治·麦

戈文。两人都吸引了大批年轻知识分子进入各自的政治阵营，但前者在失败

之后留下了更为持久的思想遗产，如成立美国遗产基金会（American Legacy 

Foundation）和创立《国家评论》杂志（National Review），逐步改变了美国

的政治话语氛围。戈德沃特的竞选运动为十六年后“里根主义”的盛行打开

① Emile Schepers, “Communists, Coalitions, and the Class Struggle,” Communist Party USA, 
September 14, 2020, https://www.cpusa.org/article/communists-coalitions-and-the-class- struggle/. 

② Daniel Vaughan, “Bernie Sanders and the Rise of Woke Marxism,” The Dispatch, March 
18, 2020, https://thedispatch.com/p/bernie-sanders-and-the-rise-of-wo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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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奥弗顿之窗”，包括里根本人和其总统任期的许多领导人，都受到了戈

德沃特 1964 年竞选运动的影响。“里根主义”奉行和商人结盟的政治理念，

削弱工会和福利制度，开启了资本的反击进程。如今，桑德斯通过两次总统

竞选运动，推动“社会主义”从负面政治标签变成时代思潮，促使民主党政

纲发生明显“左转”，并在选举政治革命中培育和锻炼了许多呼吁加强社会

再分配的“伯尼党人”，更为美国激进左翼的选举联合创造了难得的机遇和

可能性。可以说，伴随美国社会结构性不平等问题的蔓延和加剧，桑德斯竞

选运动所留下的四位一体的政治遗产可能已经为若干年后“另一个桑德斯”

的选举成功开启了“奥弗顿之窗”，届时历史或将见证 1980 年里根赢得总

统选举而开启的政治意识形态循环的终结和政党政治格局的重塑局面。“如

果没有桑德斯在 2016 年激发起左翼的政治热情，以及亚历山德里娅·奥卡

西奥-科尔特斯等其他人士的推动，美国今天的社会主义运动恐怕会如之前

几十年一般仍在低谷徘徊。十多年的政治动员和不断提升的阶级意识为左翼

政治的复兴奠定了基础，但桑德斯竞选运动是其中关键的星星之火。”① 

换言之，桑德斯两次竞选总统铩羽而归，并非美国激进左翼政治衰落的

标志，相反却是 21 世纪自“占领华尔街”运动爆发以来，美国激进左翼政

治的重大进展。维尔纳·桑巴特在其 1906 年出版的《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

主义》一书中对“美国例外论”的原因解释长期受到学界的极大关注和广泛

引用，但却很少有人引用该书结尾最后一段话，即“以上就是美国为什么没

有社会主义的原因。但是，我此刻的观点则是：所有到目前为止阻碍美国社

会主义发展的那些因素，都将会消失或朝着相反的方向变化，其最终的结果

将是美国的社会主义或许在下一代人那里能够获得广泛欢迎。”② 显而易见，

桑德斯竞选运动四位一体的政治遗产对民主社会主义在美国的发展起到了

关键的助推作用。 

在美国“社会主义有复兴之势但仍脆弱的时代”③，桑德斯在千禧一代

① Neal Meyer and Ben B., “The Case for Bernie 2020.” 
② [德]维尔纳·桑巴特：《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第 160 页。 
③ Bruno Lelpold, “Democracy Is in Crisis. Karl Marx Can Help,” Jacobin, January 29, 2020, 

https://www.jacobinmag.com/2020/01/popular-democracy-karl-marx-socialism-political-institution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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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Z 世代中铺下了民主社会主义之路，这将极大影响未来数十年的进步运

动。其中最为关键的是，“民主党已经老了，在接下来的十年中，其领导层

肯定会被彻底更换。这些新唤醒的民主社会主义者更为年轻，他们将努力改

变民主党的方向。”① 与亚历山德里娅·奥卡西奥-科尔特斯等新生“伯尼

党人”相比，包括拜登在内的传统民主党人仿佛已经不属于这个时代。总而

言之，民主党舞台上会涌现出越来越多桑德斯的政治门徒，注入了千禧一代

和 Z 世代进步主义者的力量，桑德斯竞选运动或将造就一个更具进取性的民

主党，桑德斯的思想及被其运动带入政治的人才是民主党的未来。在此过程

中，DSA 的影响力也将随之上升；而对于美国共产党、争取社会主义与解

放党、社会主义替代等政治理念更加左倾的激进左翼力量来说，挑战或将大

于机遇。对美国“社会主义”兴盛的期盼、对年轻人“社会主义”倾向的捕

捉、对激进左翼共同政纲推动契机的把握，要求激进左翼力量调整选举策略

以适应新形势。从中长期来看，这会助长激进左翼政治势力的发展势头，同

时也将倒逼其修正自身固有政治理念。 

需要强调的是，虽然由于民主社会主义的固有缺陷，桑德斯竞选运动的

四个政治遗产尚难以引发美国政治机制的革命性变化，但是它却从推动激进

左翼政纲等层面促进着美国国内的改良性变化。 

 

[责任编辑：樊文光] 

① Daniel Vaughan, “Bernie Sanders and the Rise of Woke Marxism.” 
 
122 

                                                        


	一、第一个政治遗产：
	推动“社会主义”从负面政治标签变成时代思潮
	二、第二个政治遗产：
	促使左翼政策纲领从边缘主张变成主流议题
	三、第三个政治遗产：
	选举政治革命激发年轻人和激进左翼的选举热情
	四、第四个政治遗产：
	阶级意识被唤醒催生激进左翼选举联合的可能性
	五、开启“奥弗顿之窗”：
	桑德斯竞选运动可能的中长期影响

